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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部事务的权利 ,而统治阶级则力图使大学的一切 ,都能符合它们的要求。 大学与统治阶级













究”的权利 ,“是独立自主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自由迁徙的权利”〔 1〕。这种权利后来成为历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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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于政治之外了 ,已经成为国家或者社会的统治工具的一种 ,虽然大学的这种职能的转变 ,从




给大学以一定限度的自由 ,是因为大学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到了
现代科技发达的时代 ,大学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 ,而且 ,也成为巩固政党利益的重要
阵地。而大学作用的充分发挥 ,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是一个相当必要的条件。因此为了国家的




报效国家 ,以弥补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物质创伤。应该说 ,柏林大学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 ,德国
在此以后的很长时间里 ,得到了它所期望的 ,正如哈罗德· 帕金所说 ,在这一方面 ,“国家直到
1918年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直到 1933年甚至更后来 )都没有失望过”〔4〕。柏林大学在学术和
满足国家需要两方面都获得了成功。 柏林大学的成功 ,为后来大学争取学术自由的权利 ,提供
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而德国政府对待柏林大学的态度 ,又成为各国大学从政府那里要求
自由权利的楷模。
客观的来看 ,大学的学术自由都是有代价的。也正因为这一点 ,大学对它的利用 ,应当是非
常谨慎而又充分的。
二、大学争取学术自由权利所应遵循的原则
首先 ,大学应当意识到 ,绝对的学术自由是不存在的。这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中随处可见 ;而
且即使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大学以较大的学术自由权利 ,大学也应当清醒地把握这种机遇 ,
在内部自觉形成一个监督、控制机制 ,以保证这种自由被充分利用而不滥用 ,力图使之保持久
远 ,否则 ,大学的学术自由权利将不是被别人剥夺 ,而是被自己葬送。 18世纪的牛津大学就是
因为滥用这种权利 ,几乎濒于毁灭。
牛津大学自 16世纪获得君主赠与的被剥夺的教会的财产以后 ,再加上原已获得的“特许
状” ,就开始成为富有的法人 ,财政的独立极大地支持了学术上的自由 ,并通过教师的终身任职
加以保证。但遗憾的是 ,这种极为难得的自由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大学的堕落达到了空前
的地步 ,有教师这样描述: “他们消极地享受着创建人的馈赠 ;他们一天天过着刻板的生活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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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大学在享用学术自由的权利时 ,必须意识到它对国家、社会、民众所承担的责任。 大





识 ,并作出积极反应。 其中最主要的是大学要自觉地在价值观念上与国家、社会保持一致。 在
这一方面 , 19世纪的瑞典大学做出了极好的榜样。
19世纪 ,瑞典大学享受了几乎与德国大学同样的学术自由 ,教师可以自由地探索知识 ,学
生可以自由地选择学习科目 ,国家对此很少干预。但大学并不因此滥用这种权利 ,大学与政府、
教授与政治家 ,在价值观和目标上保持着广泛的一致 ,即使有所分歧 ,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和让
步。瑞典国家的妥协政治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所以瑞典大学一直没有进行激烈的改
革 ,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大学对国家、社会所应起到的作用 ,因此 ,在瑞典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是和谐的。









感 ,并因此而更加谨慎地把握好发展方向 ,确立长远的发展目标。 现代大学所能够享受的学术
自由 ,已远远不能与中世纪大学相比 ,最突出的一点 ,是经费的紧张 ,大学不得不进入到企业、
公司或政府计划安排的项目中去。这类研究 ,虽然密切了大学与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 ;但也不
可否认 ,这些项目的研究 ,将会危及到大学里的研究自由。大学的繁荣与存在 ,也将越来越依靠











为此 ,很多人主张 ,大学为了能够确保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利 ,要远离社会的政治 ,抛开这种
非常危险的实验 ,成为一种“学术上的乌托邦”。 但实际上 ,大学根本不可能超越于社会的政治
之外。因为 ,第一 ,大学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 ,这些轴心组织对社会的生存和繁荣
是如此重要 ,以致于它们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控制 ,社会的政治事务也不断
地以各种方式渗透到大学中去 ,大学无法远离社会的政治 ;第二 ,大学在社会上所充当的社会
伦理道德论坛的角色 ,也不允许大学远离政治 ,从某种程度上说 ,介入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去 ,
也是大学的社会责任之一 ;第三 ,也是最根本的一点 ,大学的合理与合法性 ,表现在对不同时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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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 ,大学首先应当意识到 ,其合法地位是建立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的 ;其活动的原
则必须符合国家的需要和社会准则。大学的活动既不能够、也不应该长期脱离或超越于社会的
政治之外。
从根本上讲 ,大学没有绝对的学术自由的权利 ,即使如德国的柏林大学、瑞典大学那样 ,国
家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和充分的自由 (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不受干涉、学习者可以自由选择学习科
目并可以自由迁徒 )以保证大学的发展 ,但能够使教授和学生最大限度地报效国家是这些国家





承担多少的责任。 大学学术自由权利的获得 ,是建立在国家、社会对大学的信任基础上的。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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